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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讀給學生聽

—一種有效的「聽讀」教學方法

馬行誼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事實上，「大聲讀給學生聽」是一種中國傳統的閱讀教學方法，美國中小學教師也將其視為一基本的閱讀教學技能。本文將以「什麼是大聲讀給學生聽」、「為什麼教師應該大聲讀給學生聽」、｢需要考慮的相關因素｣，以及「如何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等四個論題作為架構，一一討論「大聲讀給學生聽」閱讀教學模式的相關理念，以作為閱讀教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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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act,“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is a traditional reading instruction in China. Besides.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think of“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as a basic reading teaching skill in American.This paper will disscuss five categories about“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including“What is“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Why should teachers adopt“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How to carry out“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As mentioned above,researcher attempte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readi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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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閱讀教學的情境中，師生固然是教與學行為的主體，計畫與執行一切教學活動的核心，更是教學成果評估的對象。然而，基於不同動機和目標的驅使下，教與學的活動就不能是興之所致、亂無章法了，相反的，教師與學生得各自承擔起應有的教學責任與學習任務。但是，現今的閱讀教育似乎較偏向於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觀，故而內容知識的累積、能力技巧的掌握、流程策略的應用等，莫不集中在以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為主的規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原本無可厚非，因為任何的教育目標都是希望學生能夠有所成長，任何的教學活動也期待學生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是，教師該做些什麼呢？難道只是客觀的呈現某些內容知識、介紹某些閱讀技能、示範某些閱讀策略就行了嗎？沒有教師主觀的感受分享，或因應學生程度的權變做法嗎？這麼做，學生就能夠有所進步了嗎？平心而論，如果閱讀教師只有這些功能和價值，那就真的是千人如一，可有可無，等而下之，便是鸚鵡學舌、尸位素餐了。

筆者認為，閱讀教師的存在價值或許並非只是呈現某些內容知識、介紹某些閱讀技能、示範某些閱讀策略而已，因為這些行為雖然不可或缺，卻還是無法保障大多數學生的學習成果。換言之，如果對何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有所誤解，在一次一次的教學之後，獲益的恐怕只有教師自己(熟悉教材)，多數學生還是難有長進的。基於此，筆者發現美國中小學教育界十分推崇的「大聲讀給學生聽」（read aloud to student)活動，其影響所及，全美大多數的中小學老師都將其視為一種基本的教學職能，而且學者們也積極給予學理上的贊同和支持，值得國內閱讀教育工作者借鏡。事實上，傳統文化中「朗誦」或「朗讀」的學習法自古有之，姑且不說古人的文論筆記中屢見不鮮，日前作家群起發動「拯救國文大作戰」的論述中，如余光中、余秋雨、琦君等人(2005)回憶起求學的過程時，多提及國文老師吟詠文句時所產生的感發力量，對他們的巨大影響，由此可見，教師朗誦文章所產生的學習成效，古今中外皆無異辭。

然而，筆者發現國內多把「朗讀」視為一種說話教學的訓練，旨在訓練學生口齒清晰、字正腔圓、抑揚頓挫的技巧表現，徒有「朗讀」之名，似乎不太重視「朗讀」在閱讀教學過程中的效能，也就是教師讀、學生聽的師生互動情境下，學生透過「聽讀」所產生的多元化學習成果。因此，筆者之所以不以「朗讀」為名，而直譯為「大聲讀（read aloud)給學生聽」，一方面希望直接表明其操作的特色，一方面試圖避免與「朗讀」的傳統觀念混淆，另一方面則突顯其實為一種「聽讀」的教學方法。綜上所述，本文將討論「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意義和範圍、功能和重要性，以及考慮因素、實施方式等幾個範疇。

貳、什麼是「大聲讀給學生聽」？

何謂「大聲讀給學生聽」（read aloud to student)？顧名思義，其實就是「在語文課堂中，教師大聲朗誦閱讀文本的內容給學生聆聽。」但是，作為一種教學活動，即使在這樣簡單的定義之下，筆者認為還是有幾個必須釐清的問題，否則只可視為某種無目標性的日常行為。它們分別是：首先，教師大聲朗誦閱讀文本內容的用意為何？其次，教師大聲朗誦時，閱讀文本的內容對師生互動有何意義？再者，當學生聆聽教師大聲朗誦的文本內容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學習反應？這三個問題，不僅囊括了「大聲讀給學生聽」中從教師教學、教材運用到學生學習的「教學—教材—學習」三個環節，也指出了「大聲讀給學生聽」之作為閱讀教學的一種方法，與說話訓練的「朗讀」活動有何異同，以及其與「聽讀」學習之間某種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上述「大聲讀給學生聽」的討論中有關「教學—教材—學習」三個環節的部分，本文將在以下各節加以討論，所以姑且存而不論，本節將就「大聲讀給學生聽」閱讀教學法與「朗讀」教學法的異同，以及「大聲讀給學生聽」為何可視為一種「聽讀」的教學方法，也就是「閱讀」和「聆聽」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筆者檢錄《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程綱要》)有關「朗讀」的部分，分別是：注音符號運用能力方面：「1-1-3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的優美語文讀物」；聆聽能力方面：「2-1-3-1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奏」；在說話能力方面：「3-2-2-2能正確、流暢、有感情的朗讀文學作品」；在閱讀能力方面：「5-1-7-1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的美感」；在寫作能力方面：「6-1-1-4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歸納《課程綱要》中有關「朗讀」的能力指標後，吾人不難發現《課程綱要》編寫者對「朗讀」教學的看法有四點：其一，「朗讀」是學生理解文章後，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口說能力；其二，「朗讀」是學生體會文學美感的途徑；其三，若有聆聽他人「朗讀」的機會時，學生應該注意其優美的節奏；其四，透過作品的「朗讀」，能夠培養寫作的興趣。

由於《課程綱要》的敘寫方式，是基於學生的能力發展所形成的參照指標，所以涉及「朗讀」的部分大多集中在學生的口語表現之上，而且特別強調是基於理解文本內容的前提之上。此外，《課程綱要》編寫者也堅信學生將理解後的文章「朗讀」出來，不僅能咀嚼體會文學的美感，也能培養寫作的興趣，至於唯一提到聆聽他人「朗讀」時，或許因為已經理解了文本內容，所以其關注點便集中在「優美的節奏」之上。事實上，國內大多數的學者對「朗讀」也有類似的看法，譬如何三本（1997)對「朗讀」的要求是：「正確、流利、有感情的將書面文字變成有生命的聲音語言」；黃瑞枝（1997)表示「經常朗讀，不但能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又可儲存大量優美的語詞和句式，利於書面文字的表達」；陳弘昌（1999)認為「低年級學童透過朗讀，可加強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聯繫；中高年級學生透過朗讀，可加深對作品旨趣的理解…」；王更生（2001)強調「朗讀可以化無聲的文字為有聲的語言，具有表情達意、增強語感、加深理解、鞏固記憶、提高口語表達能力的作用」。由此可知，「理解」（而非「深度理解」)是「朗讀」的基礎，一旦開始「朗讀」，各種優秀的語文表現便隨之湧現，所以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十分明確。

儘管如此，筆者想要提出的問題是：教師能否經由「朗讀」來進行閱讀教學？如果教師的「朗讀」教學，不只是為了對學生示範某些理解文本後該有的口語技巧，可能單純是為了協助學生理解文本的內容嗎？如果教師透過「朗讀」協助學生理解文本的內容時，除了文本「優美的節奏」外，學生還能聆聽些什麼呢？如果教師以「朗讀」協助學生理解文本的內容時，除了示範若干口語表現技巧外，還能拓展哪些學習的成果呢？筆者所謂的教師「朗讀」，即為「大聲讀給學生聽」的閱讀教學方法，其與一般學者和教師心目中的「朗讀」不同之處，就在於：教師讀、學生聽；為理解閱讀文本的內容而教學；一種「聽讀」的教學模式；除了為之後的「朗讀」表現做好準備外，師生互動的過程中還能開展其他不同的學習成果。事實上，「大聲讀給學生聽」並非與「朗讀」毫無關係，因為至少教師「朗讀」的示範與引導，以及最終有益於學生口語表現技巧這兩個部分，並無二致。然而，兩者相異之處實在太多，所以筆者不敢直接將「大聲讀給學生聽」與「朗讀」畫上等號，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下列為筆者歸納之「大聲讀給學生聽」與「朗讀」差異對照表： 
表一「大聲讀給學生聽」與「朗讀」差異對照表

	
	大聲讀給學生聽
	朗       讀

	教學目標
	理解閱讀文本
	熟練口語表達技巧

	教學方式
	教師誦讀、學生聆聽
	學生朗誦、老師指導

	教學時機
	學生未理解文本前
	學生已理解文本後

	教與學
	師生充分互動
	教師訓練學生

	評量重點
	理解文本、延伸學習
	依文義展現口語表達技巧、延伸學習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一下，為何筆者認為「大聲讀給學生聽」是一種「聽讀」的教學模式了。如果「大聲讀給學生聽」是一種「教師讀、學生聽」的教學活動，對學生而言，自然就是聆聽的學習活動，那麼，筆者為何要特別強調是一種「聽讀」的教學呢？關鍵就在於，「大聲讀給學生聽」雖是一種閱讀理解的教學，但就形式上來說，這種活動是透過學生「聆聽」閱讀文本而得的，換言之，教師大聲誦讀文本內容時，閱讀文本已然存在（此時參看文本與否，則另有不同考慮)，由於學生透過聆聽來進行閱讀內容的理解活動，所以稱之為「聽讀」，而不只是單純的「聆聽」活動而已。Henning（1992)認為從文本觀點的建構來說，閱讀者和聆聽者同樣並非被動的接受而已，這也是教師「大聲讀給學生聽」之所以能產生學習成效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經由活化和主題有關的背景知識、從問與答中進行預測，透過視覺化、推論、歸納、應用、對照比較、例子反思、組織事實和觀念、感受、批判/創造性思考、監控理解等方式，來建構意義。因此，「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活動中，學生經由聆聽文本的內容，全面掌握教師言語和非言語的表現，主動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文本內容體會，以及發展出對教師示範和引導的特殊詮釋和感受，這也就是筆者之所以稱「大聲讀給學生聽」是一種「聽讀」教學模式的理由了。

叁、為什麼教師應該「大聲讀給學生聽」？

從上一節的討論可知，「大聲讀給學生聽」是一種閱讀理解的教學法，它採用的是「聽讀」的方式，雖然與重視口語技巧的｢朗讀｣有所關連，卻差異甚大。既然如此，在現今學者們努力推介無數的閱讀教學法，而且教師勞心勞形於沉重的教學負荷之下，「大聲讀給學生聽」又不同於｢朗讀｣，它還有甚麼非做不可的理由嗎？據Kaplan&Tracey(2007)歸納學者們的調查後宣稱，在1960-1970年代間，不到半數的美國小學老師願意讀給學生聽的，1980-1990年代間則增加為75%，也就是每四位小學老師就有三位，願意每天花時間讀給學生聽。另有學者調查，100%的美國小學老師已將讀給學生聽當作是一種基本的教學要求了(Jacobs, Morrison & Swinyard,2000)。筆者認為，從美國小學教師的質疑、抗拒，發展到認同、推廣，甚至如今已成為基本的教學要求，教師「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方法顯然已經歷了長期課堂情境的檢核和印證，而非某位學者的孤明先發，或是某種假說試驗而已。正如Wan(2000)在研究「大聲讀給學生聽」的過去、現在、未來時提到：早從20世紀初就已經有人提出這個構想，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開展了大量的教學實務工作和教材教法的省思，以及累積了豐富的實證研究數據和理論學說資料。

因此，這些汗牛充棟的實務驗證和研究成果，想必提供了若干令人興奮的正向訊息，才使美國的教師們樂於在課堂上運用，筆者認為，美國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國內閱讀教育借鏡。然而，儘管數字說明了一些事實，我們更關心的是｢所以然｣的部分，換言之，就是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究竟有何優勢。

Miller(2010)曾指出教師運用「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的十二個優點：

一、學生能在豐富的詞彙環境下學習。

二、能延伸和擴展學生已知的詞彙量。

三、能發展學生們的故事觀念和有關印刷品用途的認識。

四、能展現適切的文法和句子結構功學生學習。

五、展示給學生不同的故事類型，以及內涵豐富的訊息和文學作品。

六、強化學生對字音的印象，以及連結文字與語音間的關係。

七、給學生機會去練習預測故事內容，以及掌握故事規則或順序。

八、建立學生的背景知識或心理基模。

九、強化學生的聆聽技巧，以及聆聽理解能力。

十、對學生示範如何流暢地閱讀。

十一、擴展學生在閱讀時所關注的範圍。

十二、安排學生參與有關學習與閱讀的機會。

上述十二個優點中，第一到七點都是集中在所讀的文本內容之中，第八到十二點則是有所延伸，特別是第八點的｢建立學生的背景知識或心理基模｣和第九點的｢強化學生的聆聽技巧，以及聆聽理解能力｣，顯然已經超出朗讀的範疇以外，也印證了前文所稱「大聲讀給學生聽」是立基於強化閱讀理解的教學設計，而非一般觀念中著重於口語表達技巧的｢朗讀｣訓練。另外，筆者在前文曾提及，「大聲讀給學生聽」作為｢聽讀｣的一種教學模式，其在提升聆聽技巧與理解能力上的效果，則是不言可喻的了。

除了Miller之外，Albright(2002)則主張大聲讀圖畫書給學生聽，有助於學生知識的儲存，對於提升學生個人成長與社會反應，以及使學生能掌握不同類型的文本結構方面，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Tracey,Rhee & Abrantes(2011)歸納許多學者的研究後指出，教師「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方法不僅促進了學生的詞彙發展，也能強化語言運用和讀寫能力，此外，「大聲讀給學生聽」與學生閱讀理解的發展、背景知識的成長、聆聽技巧和閱讀態度，都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性。從這些學者的說法中不難發現，「大聲讀給學生聽」不僅使學生能充分理解文本的內容與形式，連帶著知識的累積、閱讀的態度都會有所成長，其他如說話、聆聽和寫作能力，也得以有所精進。其中，教師「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中，一邊引導學生理解文本內容，一邊也示範朗誦文本的方式，所以「大聲讀給學生聽」當然能作為｢朗讀｣的準備活動，而且更能收簡化｢朗讀｣教學步驟之效。此外，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師生積極的互動之中，教室學習氣氛高漲，師生關係融洽，教師班級經營成效自然提高，所以「大聲讀給學生聽」潛移默化的效果更是驚人。

綜上可知，「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實在有其必要性，如果教師能參考運用，其巨大成效值得期待。此外，筆者認為現今小學低年級國語教科書內容過度淺化，值得深思，此舉或為識字教學計，固然無可厚非，但若以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觀之，則是一大戕害。這是因為，孩子入學前已經透過聆聽讀過不少故事(幼兒園姑且不論)，無論是父母長輩或是影音媒材，類似的聽讀經驗不在少數，所讀的或許還包括若干複雜的文本內容。因此，如果教師或家長在課外沒有任何補充，學生原有的閱讀能力將阻滯不前，故而低年級為識字而降低閱讀內容層次的作法，豈不是非常可惜？基於此，筆者發現Teale(1981)曾歸納學者們研究父母在採用「大聲讀給孩子聽」的做法後，的確有以下幾個優勢：

一、提升孩子未來閱讀時所需的語言發展。

二、拓展孩子們的詞彙量。

三、增進孩子對閱讀活動的參與程度。

四、提高學前孩子閱讀學習的興趣。

五、強化孩子在校初次閱讀的成功經驗。

上述Teale的研究對象雖然是父母，筆者認為，國小低年級的老師一樣能夠仿效。換言之，在學生尚未具備識字能力之前，作為｢聽讀｣模式之一的「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能夠延伸學生學前階段的閱讀經驗，繼續發展其閱讀能力，並且因而得以促進學生的語言發展、閱讀興趣和參與熱忱，為日後成功的閱讀學習，打好基礎。

肆、需要考慮的相關因素

經由前兩節的討論，筆者大致介紹了何謂「大聲讀給學生聽」，並將其與一般觀念中「朗讀」的差異，以及為何筆者將其稱之為｢聽讀｣的原因，做了一些釐清的工作。此外，筆者也分析了教師採用「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的各種優點，以及延續低年級學童閱讀能力發展的妙用。接下來，本節將著重在討論教師如果試圖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之前，需要考慮那些相關的因素。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適用的年級。作為一種課堂的閱讀教學法，「大聲讀給學生聽」適合學前的階段嗎？還是只適合小學、中學的階段呢？吉姆．崔利斯(2002)宣稱據研究顯示，小孩子的閱讀能力和聆聽能力在八年級時會集中在相同的程度，在這之前，聆聽能力是高於閱讀能力的。這種說法對「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是有利的，如果相當於國中二年級之前，學生聆聽的學習成果優於閱讀，那就意味著以｢老師讀，學生聽｣的教學方式是優於學生自行閱讀的，無怪乎美國國家閱讀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Reading)敦促教師們在所有年級持續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Albright ＆ Ariail,2005)。Tracey,Rhee & Abrantes (2011)則提到隨著教師在課堂中「大聲讀給學生聽」的頻率越高，「大聲讀給學生聽」在學前、小學、中學各階段的成效也逐漸為人所熟知。

不僅如此，許多學者還歷數「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對不同階段學生的影響，以及實質的助益。譬如在學前的階段，「大聲讀給學生聽」的好處包括詞彙的獲得和故事意義建構能力的發展之上，其中，「重複閱讀」使學前生更主動參與學習，學習成果也更為增長（Leung,2008；Senechal,Thomas＆Monker,1995)。Beck ＆ Mckeown（2001)則認為在小學階段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便可強化學生語言應用和讀寫的能力，如果學生能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其詞彙量便會因而大幅增加。此外，Albright（2002)提倡大聲誦讀圖畫書給中學生聽，因為這種教學法有助於學生知識的儲存、刺激個人成長和社會反應，以及介紹給學生不同類型的文本結構。由此可見，「大聲讀給學生聽」是一種適合於從學前到中學階段的閱讀教學法。

其次，我們要考慮的是適合的文本類型。無疑的，教師如能接續著幼兒時期聽父母說故事的經驗，「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將會事半功倍，因此，學者們大都認為故事體的文本是最適合「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Wan,2000)。那麼，這種說法是否意味著：訊息類的文本(如說明文、議論文)不適合「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法？事實上並非如此，據學者的研究顯示，如果採用訊息類的文本當教材，「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成果仍然是亮眼的，而且能對學生的閱讀能力產生不同於故事類文本的實質提升。譬如Albright(2002)便認為，教師大聲誦讀訊息類文本給學生聽之後，學生能因而主動參與自然性和社會性的探討，當然也能增進對該類型文本內容的理解程度。其他研究者則認為，教師大聲誦讀訊息類文本給學生聽，學生將對主題內容的知識產生更好的理解(Brabham,Boyd& Edgington,2000；Duke & Kays,1998；Smolkin & Donovan,2000)。

再者，我們得考慮學生是否同時參看文本的問題。既然是閱讀教學，當然會有閱讀的文本，而且教師大聲誦讀與學生聆聽的，正是閱讀的文本無疑，筆者之所以稱「大聲讀給學生聽」為｢聽讀｣而非｢聆聽｣，也是因為其有閱讀的文本。因此，筆者所謂｢文本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文本，而是學生在聆聽教師誦讀時，是否同時參看文本的問題。依照｢聯結主義｣(Connectionism)的觀點，學生在聆聽教師誦讀時當然得同時參看文本，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文字的影像和聲音才能產生聯結，而且訊息會在聆聽者/閱讀者的腦中被強化，久而久之，學生的閱讀能力自然會增強(Tracey, Rhee & Abrantes,2011)。

然而，學者的研究結果卻與｢聯結主義｣者的主觀判斷相反，依據Kaplan & Tracey(2007)對小學二年級生的研究結果得知，同樣聆聽教師朗誦文本時，雖然有無參看文本對閱讀理解和詞彙辨識方面，沒有顯著差異，但是，不參看文本的學生組在閱讀成就的表現上，竟然比有參看文本的學生組還要優異。另外，Tracey, Rhee & Abrantes(2011)的研究中雖然發現有參看文本的學生，在接受訪談時，對學習活動表現較高的注意、興趣和理解行為，但在量的研究數據上卻呈現不論有無參看文本，兩組學生在閱讀成長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所以該研究同樣是不支持｢聯結主義｣者的觀點。如此一來，閱讀文本難道形同虛設，「大聲讀給學生聽」時就不需要讓學生參看文本嗎？筆者認為，或許Burgess & Traecy(2006)的研究更有啟發性。事實上，他們的研究也出現與上述兩個研究同樣的結果，但Burgess & Traecy又發現如果學生一開始不參看文本，後來才開始參看文本的話，他們在閱讀理解和詞彙上的表現，卻比一開始就參看文本的學生還要好。

除了上述的考慮因素外，Miller(2010)還提出五個保障「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成效的秘訣：

一、書本的選擇(book selection)：

Miller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書都適合「大聲讀給學生聽」，如果選錯了書，教學成效會大打折扣。因此，教師應該選擇某些具有韻律的、富創造性和吸引力的書，如果內容敘述的節奏流暢，而且具有強烈的順序性的也是很棒的選擇。此外，Miller也特別推崇圖畫書，因為他認為圖畫書能滿足「大聲讀給學生聽」教學法的所有需求。

二、安排時間(timing)：

Miller認為某些教師不會把「大聲讀給學生聽」當作必要的教學法，充其量，只是視為一個很值得參考的選項罷了，這是因為，教師認為課堂中另有更重要的事得去完成。然而，Miller建議教師應該在課堂中安排「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時間，不管五分鐘或是二十分鐘都行，而且每天去做，絕對能夠因而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

三、執行(performance)：

開始進行「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前，師生都得深呼吸，做好準備，然後再完全投入在教學活動之中。教學過程中，教師運用抑揚頓挫、停頓和重讀，引導學生深入閱讀文本的內容之中，再利用比如語調製造懸疑效果，或是運用重音強化文中重點，乃至於設計提問之前，放慢語速帶領學生思考文本的內容。身為教師，要對所讀的文本充滿熱情和十分熟悉，而且要以童心和學生一起投入情節的討論之中，才能有所成效。

四、準備(preparation)：

選擇「大聲讀給學生聽」作為一種閱讀教學的方法，教師就得做好準備，準備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多讀幾次，做到對文本十分爛熟的程度。具體來說，從教師對文本中每個字詞誦讀無誤，到誦讀全篇文本內容時自然流暢，並進而找出文本內容中的重點，文句背後的社會、文化、生活的意義，以做為師生互動的基礎。

五、分級(layer)：

教師可以對照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以及自己任教年級的需求，自行設定層級高低不同的學習內容和課堂要求。如此一來，「大聲讀給學生聽」就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聽讀｣教學法，而是因應不同學生的程度，提供適合他們的文本內容，而且在師生互動的情境下，逐步增進學生閱讀能力的教學方法了。

伍、如何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

經由本文前三節的討論之後，吾人大致可以掌握「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意義和範圍、功能和重要性，以及實施時需要考慮的相關因素，接下來，本文將針對如何實施「大聲讀給學生聽」閱讀教學法，歸納學者們的意見，提供給教學工作者一些參考。事實上，所謂的「大聲讀給學生聽」，是指教師大聲誦讀閱讀文本內容給學生聆聽，因為對教師而言，這是教學的起點；對學生而言，則是學習的起點。然而，「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活動設計，卻遠遠的不僅止於此，教師在教學過程的前中後，都可以另有活動規劃，也可以因應不同的教學目標，選擇不同類型的活動安排。

基於此，Miller(2010)曾提出四種最有效、最實用和最有趣的「大聲誦讀」（read aloud)教學活動類型：

一、目標性的大聲誦讀(targeted read-alouds)：

這種類型的教學活動十分重視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對話，透過對話，學生能增進閱讀的能力。但是，師生對話的內容並非天馬行空，其目的在於實現某些課前教師已設定的目標，而且在教師大聲誦讀故事的前中後都會安排討論。

二、互動性的大聲誦讀(interactive read-alouds)：

所謂的｢互動｣，乃是教師大聲誦讀故事的過程中提出若干問題，要求學生回答。在師生互動過程中，學生得以增進意義建構的能力，以及學習如何讓文本得到多元詮釋的機會，同時，學生也會運用個人經驗和文本內容連結，進而架構出與文本相關聯的事務。

三、對話性的大聲誦讀(dialogic read-alouds)：

這是一種和上述｢互動性的大聲誦讀｣相似的教學方法，實際的操作方法是：一位成人或有經驗的讀者與能力差的讀者一起閱讀、聊書，以及一起談談與書相關的事物。在此過程中，學生如果對書籍或閱讀有所理解，主要是來自於班級群體的互動所得，而非教師的指導。

四、分享性的閱讀(shared reading)：

這也是一種互動性的教學方法，透過教師或有經驗的讀者引導，學生參與某些經典或勵志性文本的閱讀活動。｢分享性的閱讀｣包含以下幾個項目：

(1) 展示(demonstration)：教師指導學生如何讀，譬如由左到右、從上到下、由前到後，以及從文本插圖中發現閱讀樂趣。

(2) 參與(participation)：教師安排活動，讓學生與故事內容直接互動。

(3) 練習(practice)：教師鼓勵學生去讀出故事中重複出現的字詞，並透過練習加以掌握和應用。

(4) 執行(performance)：教師安排活動，讓學生多一點嘗試或增加重讀的機會，以求更熟悉文本的內容。

筆者認為，上述四種「大聲誦讀」教學法的類型中，都可歸屬於｢互動性的大聲誦讀｣的觀念範疇。但是，何謂｢互動性大聲誦讀｣呢？除了上述的意義界定外，Barrentine(1996)的看法是：在｢互動性大聲誦讀｣(interactive read-alouds)的過程中，教師提出問題以增強學生意義建構的能力，以及文本的意義如何成立。在聆聽故事時，學生自發地提出評論。他們也參與了閱讀訊息的處理歷程—故事如何發揮效果、如何監控個人的理解，以及該去思考些甚麼。這些互動的目標，在於讓學生投入建構意義的策略，以及增進學生回應故事的能力。

簡單的說，｢互動性大聲誦讀｣教法強調的是「互動」，所以教師在進行「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時，應該透過提問來製造師生之間的互動。然而，師生間的「互動」只是一種教與學的外顯行為，應該特別強調的是，「互動」的內容必定是閱讀的文本，「互動」的目的乃希望學生理解和建構文本意義之餘，還能自我監控理解狀況、自發的提出評論，以及運用以往的生活和學習經驗，與文本內容相連結，並進行多元的詮釋與多面向的思考活動。基於此，Barrentine(1996)提出建立成功｢互動性的大聲誦讀｣經驗的幾種作法：

一、教師自己反覆多讀幾次文本內容。

二、教師設定閱讀教學目標，以及確認故事中的歷程訊息和策略訊息是否有用。

三、確認讓學生預測故事發展的點應該是十分明顯的，而且是能夠分享的。

四、預估教學過程中何時何處得幫學生建立背景知識。

五、教師思考自己的提問和預測應該如何措辭，以及預估學生可能的反應。

六、教師完成教學計畫後，就準備放手吧！因為學生的表現永遠是在計劃外的。

七、閱讀之後，教師設計某些機會讓學生以個人化，或者某些刺激的方式來探究

故事中的內容。

平心而論，上述Barrentine(1996)的七種做法，對初次接受「大聲讀給學生聽」的學生而言，固然十分有益，教師也得以迅速與學生產生直接的互動。但是，如果要達到｢互動性大聲誦讀｣諸如理解和建構文本意義、自我監控理解狀況、自發的提出評論，以及運用以往的生活和學習經驗，與文本內容相連結，並進行多元的詮釋與多面向的思考活動等目標時，或許應該加入更多元性思考的提問才行。筆者認為，類似統整、監控、判斷、評論、聯想、比較、推論、創造等類型的提問內容與方式，教師都可以伺機加入｢互動性大聲誦讀｣的教學過程中，才能將「大聲讀給學生聽」時師生互動的效果發揮到最大的功效，當然，這也是閱讀理解教學的理想境界。

既然如此，教師如何在「大聲讀給學生聽」的過程中加入統整、監控、判斷、評論、聯想、比較、推論、創造等類型的提問呢？孰為先孰為後？是否有某種教學邏輯上的考慮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筆者認為，Henning(1992)提出思考文本內容的幾種方法，可以作為參考：

一、透過｢活化先備知識、預估、預測和提問…｣，做好閱讀｢準備｣；

二、透過｢視覺和圖畫、推論、概括、應用、比較對照、思考相關的觀點和例子、

以系統化和圖表化組織和感受｣，做好閱讀｢連結｣；

三、透過批判性思考和創造性思考，做好閱讀｢延伸｣；

四、監控理解狀況

在「準備」→「連結」→「延伸」的閱讀教學流程下，諸如預測、概括、應用、評論、思考、比較、推論、創造、監控等活動各司其職，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正是在這些提問與活動之下，師生之間朝著閱讀教學目標，循序漸進，充分互動，學生便得以從中逐步累積閱讀能力。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互動性大聲誦讀｣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茲如下列(Roser & Martinez,1985)：

1、 合伙人(the role of co-respondent)：教師一開始便參與討論，並透過個人經驗的分享與回應，將實際生活與文本內容加以連結。

二、告知者/監控者(informers/monitors)：教師解釋和評定學生的理解狀況。

三、導演(directors)：教師扮演故事主導者，宣告故事的開始與結束。

因此，教師在｢互動性大聲誦讀｣的教學中不光是朗誦閱讀文本者，也是一位示範者和分享者，他和學生們一同去開發文本的義涵，而非是個旁觀者。根據研究指出，大聲朗誦的教學活動中，教師的行為對學生影響巨大（Morrow,Rand＆Smith,1995)，而且不單單是其理解文本的程度之上，也包含學生對閱讀的態度、閱讀的習慣，乃至於思考的能力、審美的習慣和情感的體會等等皆是。由此可知，如果教師運用了｢互動性大聲誦讀｣的教學法，就不會只是充任呈現知識、介紹技能、示範策略等工作的照本宣科者而已，教師的學養和熱忱得以灌注其中，學生也能在知性溫馨的互動氛圍中，一方面接受生動有趣的引導，一方面也可以獲得直接明確的回饋。在此過程中，教師實有其必要的存在價值，無可取代，而且以學生為中心，適才適性的教學理想也才能夠得到實踐。

此外，各種｢互動性大聲誦讀｣的教學方法中，Beck＆Mckeown(2001)提出的「聊聊文本」(Text talk)教學法是一種強調「意義中心」的做法，其目的就是協助學生建構文本的意義，教學步驟上則是逐步提升學生回答更開放性問題的能力，而非只是字面上的回憶性問題而已。因此，教師的角色就變得十分重要，除了朗誦者之外，教師更應該扮演好示範者、分享者、回應者和引導者的角色。此外，若從教學評量或理解監控的立場而論，教師作為一位告知者或監控者，便是理所當然的事了；若從整個教學流程的執行與掌握而言，教師就像個導演，也控制著教學的流程與步驟無疑了。

相對而言，學生在｢互動性大聲誦讀｣的活動中，能做些什麼呢？Sipe(2003)建議五種能讓學生在「大聲讀給學生聽」中有所表現的做法：

一、扮演(dramatizing)：學生模仿或複製故事中某個部分的情節。

2、 質疑(talking back)：學生回應或深究故事中的角色，彷彿角色的世界和學生是一樣的。

3、 批判或控制(critiquing or controlling)：學生建議或評價不同的情節、角色和場景，以及給作者和插圖者新的意見。

四、擴寫(inserting)：讓學生和同儕一起承擔故事中某個角色的未來發展，再一次，讓學生為自己和角色建構一個新世界。

五、說服/討論(talking over)：學生理解文本和展現創意時，能以有趣和意想不到的方式來進行。

從上述五種做法中可以看出，學生在「大聲讀給學生聽」的學習活動中並非只是被動聽講，而是基於互動的前提之上，開展許多積極主動的學習行動。

陸、結語

事實上，「大聲讀給學生聽」並非是新穎的教學方法，諸如父母在幼兒睡前講的床邊故事、孩子們仔細聆聽長輩說故事、錄音或錄影媒材所呈現的故事精華，乃至傳統教師高聲吟誦文章，再細細品味文義的作法，都是「大聲讀給學生聽」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如今｢閱讀教學策略｣當道，學生尚未充分了解文本內容之前，便侈言｢閱讀策略｣，夸談｢操作應用｣，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此外，所謂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容或有不同的解讀，但筆者認為不應是教師主觀化的實驗室臆想，或者是忽視教師存在意義的行動鬧劇，更不是無目標性的學生知識漫遊，或者是徒具形式的口號宣示。

因此，筆者強調唯有界定教學的過程中，師生的教學責任與學習任務為何，以及實際透過「大聲讀給學生聽」的教學方法，充分肯定教師存在價值和學生學習的主動意義，並且強調師生互動對深入文本意涵時的必要性，「以學生為中心」的閱讀教學才會有實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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